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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对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低收

入农户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扩大；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收作用比东部更

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进行创业决策，提高其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能力。为此，建议加快完善数字经

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低收入群体提升金融素养、进行创业，

多渠道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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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sehold property incom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growth point to increase r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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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incom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property incom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the 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the property income of 
rural low-income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property income of low-income farme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property income of 
low-income farmer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in the eastern region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promotes rural households to mak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increase property income. To this end, it is recom-
mend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related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encourage low-income groups 
to improve financial literacy,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e household property income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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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既是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

社会分配结构的重要变量，也是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现实难点和痛点，而提高农村低收入者收入，关键

在于拓展农民收入渠道[1]。 
相比于家庭其他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更具主动性和灵活性，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2]。

但是，绝大部分农户拥有较低的家庭财产性收入，一方面限制了低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另一方

面加剧了农村收入分配不平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

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家庭财产参与经济活动获取财产性收入离不开金融市场，更离不开金融支持[3]，但农村传统金融下

沉难度大、交易效率低，低收入农户等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与资源。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使得传统金融更具便捷化、数字化，解决了交易成本和服务门槛高、信息不对称等诸多问题[4]。其广

泛渗透到农村金融市场，使农村弱势群体在金融领域受到服务的便捷与可得性得以改善[5]，有效推动了

低收入农户参与经济活动，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 
基于此，本文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通过梳理文献和实证检验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户财产

性收入的影响。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梳理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贫困的相关文献，并给出本

文的研究创新点；第三部分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进行介绍；第四部分报告数字普惠金

融影响农村低收入者收入的实证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低收入

者收入的异质性分析以及作用机制；第六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并讨论相关的政策含义。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2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一航 
 

 

DOI: 10.12677/ass.2024.132124 916 社会科学前沿 
 

2. 文献综述 

2020 年底，中国历史性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但脱贫地区部分人口仍有返贫风险，促进低收入农户快

速增收防止规模性返贫成为实现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6]。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支持倾斜

力度的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传统金融的瓶颈，惠及到更多农村地区，帮扶更多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

但可能存在的“信贷排斥、精英俘获、数字鸿沟”等问题，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积极

作用。如何更好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帮扶农村低收入群体，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保证全体人民向共

同富裕目标稳步迈进，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重要问题。 
学术界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富差距及农村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就能否缓解收入贫

困这一问题尚未有一致结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普惠金融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收入公平。Hannig and 
Jansen (2010) [7]研究发现，金融体系有着嫌贫爱富的特征，且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使得金融体系存

在边界，阻碍了弱势群体参与金融活动，而普惠金融则能够纠正金融体系的这种特征，突破金融边界，

提高弱势群体金融活动参与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收入差距。何师元(2015) [8]认为数字普惠

金融可以克服信贷约束，向“三农”、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等融通资金，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低收

入人群创业与就业，增加收入。谢绚丽等(2018) [9]指出，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打破地域限制，向欠

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解决其信贷约束，提高当地居民、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可能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资源“趋利避害”的特点和数字技术发展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使得数字普

惠金融不利于收入贫困的改善。Canavire (2008) [10]指出，弱势群体数字金融素养低、自有资产少等特点

使其获得正规金融资源较为困难，若求助利率水平更高的民间融资渠道则加大自身负担掉入“贫困陷阱”，

加剧了收入不平等。Mingoi (2018) [11]认为数字经济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贫困人口、弱势群体仍缺乏

学习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即使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也只能一定程度克服“数字鸿沟”缺陷，

数字普惠金融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不平等，贫困人口仍是数字化浪潮中的相对受损者。还有学者认为金

融发展对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与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有关，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经济发展初级阶段，

贫困人口因金融领域高门槛与高交易成本而无法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社会贫富差距会加大。在繁荣经济

的加持下，小额信贷、数字普惠金融等金融业态惠及更多弱势群体，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创业、参与金

融市场活动，以此增加其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12]。 
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还存在一些可拓展的空间。第一，现有文献主要研究普

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工作则是抓好农村共同富裕，所以研究农村

内部收入差距更契合现有贫困问题的本质与内涵。第二，现有研究更多是研究农户总收入，随着农户家

庭资产总量的增多以及形式的多样化，财产性收入具有很大增长潜能，对于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关注度还

需加大。因此，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综合考虑低收入者的个体和家庭特质，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收入影响的共同性，也要区别不同特质

所带来的异质性。二是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机制。影响机制变量的

设定既要考虑其对财产性收入影响的显著性，也要确保中介变量的可观测性，本文以农户是否创业作为

中介效应变量。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农户数据来自 2019 年 CHFS 数据库，运用 stata 软件将 34,643 户家庭微观数据中的城镇户口家庭剔

除，然后将合并后的农户家庭样本进行删减，重新赋值等处理，得到 3901 户家庭微观数据；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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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发展水平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由于 CHFS 的问卷结果是前一年调查所得，因此

选用 2018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低收入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 
参考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13]，采用购买力平价(PPP)估算农村相对贫困线，划定人均可支配收入 5400

元及以下的家庭为低收入农户。由于数据库没有直接统计财产性收入，本文参照张兵和生晗(2020) [14]
的做法，将家庭借出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黄金及金融资产投资收入相加得到财产性收入变量，对变

量先加 1 再取对数。 

3.2.2.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由于 CHFS 只提供农户所处的省级信息，利用 29 个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级数据匹配 CHFS 数据，省

级层面的数据更能反映区域特征，且对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效果也显著。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加入户主个体和家庭总体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将两个层面的特征变量纳入到模型中，以降低

遗漏变量对模型估计的影响。 

3.2.4. 中介变量 
数字金融帮助农村潜在创业者获得更多信贷资金与创业信息，促进农民创业活动，增加农民收入的

同时也激发地区的创新行为和经济增长，因此选用“家庭是否进行创业”作为中介变量。相关变量具体

说明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户财产性收入 lnproperty 财产性收入(元)，加“1”后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index 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户主特征控制变量 

年龄 age 调查时间 2018 年减户主出生年份 

性别 gender 男性 = 1；女性 = 0 

受教育程度 edu 学历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

本科及以上顺序取 0、6、9、12、15、16 

婚姻状况 marriage 已婚 = 1；除外 = 0 

健康状况 health 取值 1~5，取值越大，健康水平越好 

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家庭房产数 housenum 住房数量(套) 

家庭总资产 asset 金融、非金融资产(万元) 

家庭规模 hsize 家庭人口数(人) 

中介变量 家庭是否创业 business 家庭从事工商生产经营 = 1；否则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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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显示，3901 户低收入样本家庭中有 1697 户拥有财产性收入，约占总样本的 43.5%，其余样本家

庭财产性收入为 0。户主个体特征层面，平均年龄 60.37 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值 6.26 年；平均健康水平

处于“一般”和“好”之间。家庭特征层面，平均家庭人口数约为 3.15 人，户均拥有房产 0.54 套，平均

家庭总资产 11.3 万元。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N Mean SD Min Median Max 

lnproperty 3901 1.66 2.50 0 0 10.04 

index 3901 318.68 23.31 282.65 317.11 410.28 

age 3901 60.37 12.56 22 62 101 

gender 3901 0.83 0.38 0 1 1 

edu 3901 6.26 3.49 0 6 16 

marriage 3901 0.84 0.37 0 1 1 

health 3901 3.18 1.03 1 3 5 

housenum 3901 0.54 0.61 0 0 6 

asset 3901 11.3 1.51 3 11.45 17.32 

hsize 3901 3.15 1.74 1 2 12 

3.4. 模型构建 

3.4.1. 基准回归模型 
考虑到样本中被解释变量家庭财产性收入的数据特点，本文选用 Tobit 左侧截断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

融对农村地区低收入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 )Lnproperty max 0,Lnproperty∗=                             (1) 

0 1 2 3Lnproperty Index HX FXi i iβ β β β ε∗ = + + +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property 为低收入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对数值；Lnproperty*是家庭财产性收入大

于 0 的部分；Index 是数字普惠金融省级层面指数； HXi 、 FXi 分别是户主个体、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随机误差项 ( )20~ ,i Nε σ 。 

3.4.2. 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内在机制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1Lnproperty Indexc e= +                                 (3) 

2Business Indexa e= +                                  (4) 
*

3Lnproperty Index Businessc b e= + +                            (5) 

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代表自变量，家庭是否创业(business)代表中介变量，农户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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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roperty)代表因变量，e1、e2、e3 是回归残差；若回归系数 a，b 显著，其乘积就是中介效应，且 *c ab c− = ；

若回归系数 *c 与 ab 同号，则为部分中介效应，占比 ab c。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Tobit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仅考虑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列(2)在列(1)
的基础上加入上述两个层面的所有特征控制变量，两列结果都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估计值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扩大。 
进一步分析，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财产性收入越高，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户受教育程度与金融

素养、数字技能等正向相关。户主婚姻状况是已婚的家庭其财产性收入更高，表明存在“婚姻溢酬”以

及已婚户主有更强的储蓄意识和投资理财倾向。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property (1) lnproperty (2) 

index 
0.0101*** 0.0062*** 

(0.0018) (0.0018) 

age 
 0.0040 

 (0.0036) 

gender 
 0.1482 

 (0.1063) 

edu 
 0.0642*** 

 (0.0115) 

marriage 
 0.3075*** 

 (0.1101) 

health 
 −0.1379*** 

 (0.0384) 

housenum 
 −0.1796*** 

 (0.0666) 

asset 
 0.3454*** 

 (0.0288) 

hsize 
 −0.1351*** 

 (0.0250) 

Constant 
−1.5783*** −4.2716*** 

(0.5689) (0.6696) 

Observations 3901 3901 

注：***、**、*代表置信水平显著性在 1%、5%、10%中，括号里为标准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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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稳健性检验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低收入线，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划定标准不统一，由此根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

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重新筛选得到 2706 个有效样本。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仍显著对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产生正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及显著性基本不

变，进一步证明了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gression results: change relative poverty criteria 
表 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改变相对贫困标准 

变量 lnproperty (3) lnproperty (4) 

index 
0.0117*** 0.0081*** 

(0.0021) (0.0021) 

Constant 
−2.2176*** −4.8105*** 

(0.6512) (0.7633) 

Observations 2706 2706 

5. 进一步分析 

5.1. 异质性影响分析 

由于我国东西中部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探

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东西中部农村地区的家庭财产性收入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数

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更显著，受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中

西部地区资源流动相对缓慢，信息流动成本较高，存在较高的金融约束，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缓

解了传统金融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排斥和约束，更大规模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农户参与金融市场、获

取金融服务。 
 

Table 5.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表 5.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lnproperty (5) lnproperty (6) lnproperty (7) 

东部 中部 西部 

index 
0.0051* 0.0122* 0.0093** 

(0.0026) (0.0067) (0.0045) 

Constant 
−4.1268*** −6.0623*** −5.0901*** 

(1.0509) (2.2512) (1.5150) 

Observations 1333 1027 1541 

5.2. 作用机制分析：创业效应 

根据前文所述，信息不对称与信贷约束是阻碍农村地区提高收入与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而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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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拓宽金融服务边界，使农户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与金融资源，从而填补资金缺口进行创业活动；

同时，数字金融本身作为金融基础设施，能增加金融交易便利性，通过激发农户创新、提高创业绩效和

经营效率增加收入。 
创业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6。列(8)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创业决策，列(9)同时加入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户创业变量后，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正向影响均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且回归系数 *c 与 ab 都为正，创业的中介效应并不是完全中介效应。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on whether farmers start 
businesses or not 
表 6. 农户是否进行创业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business (8) lnproperty (9) 

index 
0.0007*** 0.0058*** 

(0.0002) (0.0018) 

business 
 0.5975*** 

 (0.2249) 

Constant 
−0.3439*** −4.0661*** 

(0.0572) (0.6694) 

Observations 3901 3901 

6. 结论与政策含义 

6.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处理数据得出以下结论：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

入的增加具有正向影响，改变低收入群体划定范围后不改变结论的稳健性。2) 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收作用比东部更强。3) 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

融凭借便捷、普惠等特点帮助农户创业，更有利于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6.2. 政策含义 

基于以上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改善农村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有效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可得性，促进农户参与经济

金融活动。互联网金融机构应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开展金融创新，根据农户的实际需求设计金融产品；商

业银行也应结合自身规模优势和资金实力进行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化的普惠金融产品送至偏远地区的农

户手中，投放至地方特色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2) 完善数字技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增

加对相对贫困地区信息的有效供给。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精准施策，保障农

村和欠发达地区的 5G 建设；移动网络运营商应开发适合弱势群体日常使用的中低端产品，提供多样的

网络套餐组合“提速降费”，减轻弱势群体费用压力。3) 多渠道提高农户财产性收入。首先加强普惠金

融知识与金融政策的宣传，提高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使财产性

收入的增长成为农户收入增长的新引擎；其次要有效执行并落实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

度，主导流转市场规范运行以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其土地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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